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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威传播公信新闻 深情反映大众心声

ZHAOTONG RIBAO

还没来得及回味童年的美好，溜河风
就把我吹成一个健壮的成人。村里一些
追着风奔跑的孩子，都叔叔、伯伯、爷爷地
称呼我。那一刻，我感觉自己真的长大
了。溜河风把我吹大了，把父母吹老了。
母亲那曾明媚整个村庄的眼睛被辛酸的
汗水和泪水拭暗了，父亲那曾支撑生活的
脊背变成了弯腰驼背的镰刀。

一钩弯月升上天空，月光透过窗棂投
射到我的房间里，漫过我垂在床沿的手
臂，我被溜河风给撩拨醒了。

我在老家小住的几天，每天都是笑着
醒来，被村庄久违的味道弄得满腹心事、
躁动不安。

我竖起耳朵辨认了一阵子，幸好认识
这风。小时候在黄河大堤地里挎着篮子
挖猪草时，这风就从河对岸一路小跑过
来，热情地跟我打招呼，亲密地替我“搬
运”额头上细密的汗珠。那时不懂风的心
思。东南西北的溜河风聚集在一起，像是
在讨论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它们情绪很激
动。五月灌浆的麦子受到传染似的，把这
种激动一浪一浪地送到远处。我丢下挖
猪草的小铲，悄悄靠过去，试图从溜河风
嘴里获悉一星半点儿的秘密。溜河风很
警惕，我一靠拢，就适时闭上嘴，波动的麦
子也安静了下来。

风每天清晨会把我唤醒，让我从梦中
回到现实。梦境美好而纯真，但该醒来还
是要醒来。一味沉寂在梦里，人很容易迷
失方向。

从黄河边出发的溜河风掠过黄河滩，
掠过麦田，掠过黄河大堤，抚着钻天杨的树
梢，裹挟着黄土和庄稼的气息，在院落的上
空弥漫聚合。看到风的影子朝我聚拢，我
站在院子里，欣然张开手臂，抽动鼻翼，呼
吸着村庄清晨的气息。

奶奶豢养着五六只鸡，其中一只芦花
鸡喜欢去邻居家串门。它去邻居家串门
时，奶奶养的鸡就是5只，不去邻居家串门
时就是 6只。奶奶打开鸡窝放鸡的时候，
一只一只检查鸡屁股，奶奶有时捉着挣扎
叫喊的母鸡，手熟稔地放在鸡屁股后一摸，
就知道哪只鸡该下蛋了。奶奶的手指很神
奇，叫哪几只鸡下蛋，哪几只鸡就下蛋。

每次，我觉得奶奶的行为很诡秘，那
只手神奇得简直就是一根魔杖，有“点鸡
生蛋”的魔法。为了犒劳将要下蛋的母
鸡，奶奶从里屋的粮仓里掏出一把玉米或
者瘪谷撒在院落里让它们尽情享受。奶
奶嘴里“咕咕”地唤着鸡，一边抖落手里的
食物。那只昂首挺胸的公鸡，大有王者风
范，引领着一群母鸡啄着食，一只斑驳青皮
的鸡腿呈独立姿态。突然，公鸡的翅膀斜
伸，翎羽披着，一个猛冲用尖嘴叼着母鸡的
脖子，摇摇摆摆地飞上母鸡的脊背。

我不知道院门是怎么打开的，或许昨
晚忘了关，或许是村里来回串门的土狗给
撞开的，或者是溜河风推开的。无数的牵
牛花擎着花朵爬上矮矮的墙头，隐忍了一
个孤寂的夜晚，清晨，把绽放的蓓蕾献给第
一缕阳光。粗硕的南瓜秧貌似与牵牛花争
风吃醋，毫不示弱地爬满整个猪圈。花儿
庞大金黄，有拇指大的弹蜂舞蹈弄影。没
有几天，金黄的花瓣零落成尘，纤细的花柱
上，呈现出毛茸茸、粉嫩嫩的南瓜钮。

从邻家房顶上跳下一只黑色的猫，像
一记黑色的闪电，落处无声。眯缝着眼，
无暇顾及院落里公鸡母鸡们的亲热，伸前
肢蹬后肢，舒展着腰身很安静地匍匐在屋
顶上，掩藏了动静。房檐下，几只麻雀被
惊扰了，扑棱棱地飞落到枣树上，尽情地
追逐着、打闹着，偶尔有几片椭圆形的树
叶落下，铺在院落里，成了寂寞日子的点
缀品。

五月的阳光铺在院落里很细密，透明
得像婴儿的手掌，抚摸着草木、河流、房屋
和我家四敞八开的院落。这是村庄一年
最为惬意的时光，农事不棘手，可以袖了

手在南墙根晒太阳。不知从什么时候起，
活跃的村庄夹杂着让人惊恐的祥和静
谧。越过院落上空的树梢，一只老鹰从宽
厚的阳光深处钻出，尖喙利爪，目光如炬，
尖锐的鸣叫声刺透天幕，经卷般的翅膀扑
扇着俯冲而下，遮住了阳光，在狭小的院
子里落下一个庞大的黑影。旋即，老鹰越
过院落，越过杨树梢，朝水肥草美的原野
飞去。这种片刻的悸动发生在短短的一
瞬间，村庄的天空随即平静如砥。

院落外的旷野里一片歌舞升平，彰显
着生机和活力。歪脖子槐树下的麦秸垛，
像一艘艘生了根的船只。六畜兴旺的身
影在空旷的原野里觅食嬉戏，它们腥臊的
气息在野地和田埂上的花草间停留、回
转，在溜河风的鼓动下渐渐向我靠近。

中午如期而至，灶间的柴草把热转化
给食物后，就把浓浓的柴烟经过蜿蜒的灶
道排出，刚上升时是溜直圆柱状的，经过
溜河风的挑逗撩拨，弯曲了影子。炊烟在
空中生出灰蒙蒙的色调，遮挡了黄河大
堤，迷蒙了天空。风吹裂一两处烟幕，影
影绰绰浮出树木、灰铺、溪流、人和牲畜的
幻影。

院落的门一直敞开着，像不急不躁的
母亲在村后默默守望。再回首，岁月已洗
尽铅华，许多时候，我喜欢沉溺在这种感
觉中，感觉村庄留给我真实的过往和虚幻
的影子。

桃 花

在三月明媚的春光里，翅羽似的白云
清澈明亮，淡雅中透出几分明快和酥软，
宛如散花仙女丢在天宇的裙裾，随风漫
卷。此时的黄河滩，宛若端庄秀丽的女
子，在欢畅的溜河风中招展的桃树成了她
流瀑般的发丝；一泓浪花堆雪的河水，便
是她情深似海的秋波。唤醒的春草，以铺
天盖地的气势攻城略地，在春光下亮出自
己的旗帜。

溜河风一改往昔的粗劣和莽撞，变得
温柔细腻，伴随着细碎的阳光，轻轻地，在
堤北的村庄履行着信使的职责。坐在黄
河大堤上，带着些许春日的慵懒和散漫，
竖起耳朵，在拂面而来的溜河风中，聆听
着百花开放的声音。沉寂了一冬的季节，
惊蛰过后，春天终于在我苦苦的守望中翩
跹而至。顿时，桃红、李白、翠柳、烟雨，一
幅斑斓的油画呈现在如梦似幻的原野上。

仿佛千年的热恋、万年的眷恋都在等
待着一个属于你的季节。含苞待放的花
蕾或者微微张开的花瓣，都在急切地等待
这场生命的盛宴。对于在春天绽放的花
而言，没有什么比一年一度的绽开更重要
的事情了；对于关心花开的，拥有一朵花
就拥有了整个春天，花应该铭记。此刻，
你的幸福被灿烂的、羞涩的、妩媚的气息
所俘获。在这桃花盛开的季节，我行走在
花枝烂漫的春色之中。

你看，陌上花开，花团锦簇，暗香浮
动。那一片在黄河滩上绚丽近乎沸腾的
花海啊，喧腾起滔天的巨浪。是谁，一夜
之间，举起了一树的粉拳，点燃了满园的
热情，涂抹了一摊的胭脂，引爆了金铃的
笑声？那是你，桃花，我钟情的桃花，当我
诗情喷涌的时候，很多次被我纳入诗行的
桃花。桃花轻舞，一朵芳魂，一枝春媚影，
尽在不言中。你像春天裙袂轻盈的天使，
不知灼疼了多少痴男信女的眸子。让人
疑心唐朝的崔护曾到过这里，站在黄河大
堤上面对灼灼的桃花若有所思，有点古典
与落魄。

桃花该开的时候就开了，静静地展开
了。不久，我便发现绿荫里有红色的云翳
在流动，流溢着一种深深切切的柔情，流溢
着一片浩浩荡荡的灿烂。起初，是一枝一
枝的，宛若含蓄的少女两腮的一抹酡红。
然后，是一树一树的红，静谧的黄河滩，一
下子沉醉在粉红色的童话里迟迟不愿醒
来。桃花盛开的力量弥漫在溜河风里，渐
渐变得柔和、温婉，曼妙中透着成熟。

“桃之夭夭，灼灼其华。”质朴简约的
桃花既没有牡丹的雍容，也没有荷花的媚
颜，更没有梨花的凄婉。它却是春天的使
者，正所谓“粉面桃花别样红”，桃花散发
出淡淡的清香，淳朴、素洁，宛如女孩子淡
淡的体香。桃花，是那种温婉的花朵，正
如它的颜色，清纯淡雅的粉红，如同宣纸
上浸染的淡墨，一点一点力透纸背，不做
作，不张扬。从不羞涩，从不娇柔，默默点
缀着春天的魅力。

桃花朵朵开，那沁人心脾的 5瓣花朵
儿，可是你藏匿在心扉里绯红的梦幻？点
点羞涩的妩媚，酿成一缕幽香；弱不禁风
的静美，渲染出满园的绚丽。嫣然浅笑，
瘦瘦的花影酽醉成热情似火的灿烂。桃

花绽放的季节，那粉红的水，粉红的天，绵
延千里的祥云，都统统降落在一马平川的
黄河滩。大河蜿蜒东流，一河落英缤纷，
如何去泅渡生命里的那缕芳魂？你就索
性化作一只飞翔的蝴蝶，携着春风落入红
尘，走进桃园与一枝桃花相遇，与一树桃
花相遇，与满园桃花相遇。

午后的黄河滩，阳光骑在蜜蜂的翅膀
上，大片大片的碧叶和花朵被运往十里八
村。蝴蝶不飞，白云静若处子，连流动的
溜河风也放慢脚步欣赏着那些绽放的花
儿。在河边掬一捧春光，浅靥轻笑，看你
娇美的身影迎风而舞。桃花朵朵开的春
天呵，是谁让桃红李白相纠缠，在明媚的
风韵里冰消雪融？

长风浩荡，东一棵桃树唱红，西一株梨
树歌白，吹面不寒杨柳风中，你在丛中笑。
粉红的桃花，以一抹桃红酝酿成陈年花雕，
不经意间化作一首诗、一幅画，在春寒料峭
的岁月里，旖旎着我飞短流长的思绪。把
三生石的誓言铭刻在骨髓里吧，把今生完
不成的契约带到来生，让我们跟随流年杯
影里的桃花雪，在盛满馨香的桃花雨中邂
逅，在桃花遍野的城堡里抵达，用清纯如水
的童心装点未老去的年年岁岁岁岁年年。

每年三四月，是桃花盛开最绚烂的日
子。桃花的花期短暂，从盛开的那一刻起，
它们就懂得如何努力地绽放，懂得珍惜这
来之不易的青春。有句话说：“你珍惜，花
儿努力地开；你不惜，花仍努力地开。”桃花
亦是如此，一年复一年，在绽放与凋零之间
轮回。那片片凋零的花瓣，飘飘洒洒，以潋
滟从容的姿态，与漫溢的青春纠结，轻抚着
岁月的瑶琴，倾听着高山流水，诉说梦里梦
外缠绕了千万遍的情话。

槐 花

午后的余温已悄悄散尽，依然有风，
空气中平添了些许凉意。从四惠地铁口
出来，行500米左右，忽然一阵清清淡淡的
甜香掠过鼻翼，这可是久违的村庄的味
道，熟悉的黄土地的气息。仿佛清凉的泉
水滋润干渴的喉咙一样，整颗心倏然平静
下来。我努力寻找着暗香的来源，想看看
究竟是哪种植物绽放的花儿带来的香
气。抬头一看，只见用水泥隔离开的池子
里有几棵半大的槐树上挂满了一串串白
色的槐花，有的初露端倪，有的含苞欲
放。槐花在风的吹拂下，欣然地舞动着，
一直铺展到视线的尽头。

原来，又到了五月槐花飘香的季节
了，槐花宛若天使，夹杂在浓浓的绿意
中。那白绿相间的色调，给人一种超脱世
俗的感觉，艳而不妖，透露出一丝典雅与
淡泊。我疲惫的精神顿时一振，像被重新
洗礼过，神清气爽。

时空和地点交错的杯影年华把我的
思绪拉向黄河岸畔的小村落里。春暖花
开的五月，在滋生出娇嫩槐叶的尚未形成
气势的枝杈间，偶尔露出点点羞涩的局
部。我知道，那是槐花用香露融化成雪一
样的白皙，不期然间，将被以挥毫泼墨的
笔法疾点成素雅而浪漫的串串槐花。年
少的心不沉稳，火急火燎地盼望着槐花裸
露出阳光般灿烂的笑脸。

对于短暂的春光，槐花也不是真的无
动于衷。长满嫩刺的青枝条上，擎起一颗
颗暗紫色的蓓蕾，硕大而饱满。眨眼工
夫，便挤出一束嫩穗，像龙须菜，又像爬山
虎娇嫩的脚，油绿油绿的。几日不到，脚
趾的末端开始变肥变大，鼓胀得像一粒粒
浸泡过的大米，向外翻着白眼。含苞欲放
的槐花穗，丰满得像面临分娩的孕妇。在
一个阳光明媚的午后，五月的槐花说开就
开，花穗上一粒粒的大米爆花似地炸开
了。一些性急的槐花迫不及待地打开小
小的香囊，那精华浓聚的香露飘散在村庄
澄澈的空气里。由淡到浓，释放出热烈的
芬芳，从早到晚，毫不吝惜地把整个村庄
熏染成槐香四溢的世界。

拿在手里细细端详，一朵朵槐花简直
就是一件件晶莹玲珑的工艺品。槐花呈
蝴蝶形，质地如牛乳一样纯洁无瑕，景瓷
般细腻滑润；花萼呈钟状，黄绿色，像缅甸
出产的翡翠。整簇花精巧得像一串串在
风中摇曳的风铃，又像漂浮在深海里的水
母。槐花树像一个个身材高挑、穿着裙子
的村姑；一片槐花林，像连绵起伏的雪峰；
整个黄河滩都笼罩在一片香雪海里。迎
着溜河风深吸一口气，淡淡的清芬，沁人
心脾，嗅一下，是那么温暖，那么舒坦，让
人愿把整个自己投进芬芳无形的河流里，
投向芬芳弥漫的半空中，尽情地畅饮，尽
情地徜徉，尽情地浮沉，只想让身体的里
里外外都浸透槐花的香气。怎么闻都闻
不够，怎么嗅都不过瘾。仰望那勾人心

魂、几乎淹没绿叶的槐花，仿佛置身于一
个幻梦的境界，一个令人飘飘欲仙的境
界。我已把心留在那里自由飘荡，尽情享
受这一年一次的造化赐予。无论谁从这
槐树的长廊经过，都会不由自主地深吸几
口气，所有感叹都是一个字：香！

每当槐花把整座村庄渲染成一片雪
海时，也是孩子们撒欢的时节。胆大的孩
子，手拿着顶端拧上铁钩的竹竿子，爬到
槐树上，一勾一拧，就折断了开满一串串
槐花的小槐枝。树下成群的孩子，叫嚷着
纷纷争抢，甚至树枝还没落到地上，就已
经被手快的孩子抢去了。“别抢，那是我
的！”抢不到的就着急，朝树上的孩子央求
着，于是更多的槐树枝从天而落。地上的
孩子抱着几杈槐花枝，笑靥如花。看着每
个孩子的嘴里都嚼着槐花，我惊得睁大了
眼睛。“槐花还能吃吗？”“是呀，可甜了！”
我被小伙伴怂恿和诱惑，带着疑惑把槐花
放进嘴里，一股香甜令口舌生津，随后的
甜香味道征服了舌头，征服了胃。后来，
槐花就成了我最好的零食。槐花还不时
地洒落白色香雨，地上树上的孩子没有尽
兴，欢乐在树上树下洋溢着。

愣怔之间，已到华灯初上、夜幕降临
的时刻。于是，拽回脱缰的思绪，把目光
从槐花上收回。该回家了，作别那一排林
立在建国路旁的槐花树，就像作别久别的
朋友。

五月的槐花香飘荡在我的心里，让我
心醉，让我的灵魂轻轻飘上云端。 今夜，
我的梦里又一度槐花飞舞。

地 气

大地回春时，地气便松动了。每逢春
暖花开时节，地气像村庄里儿孙满堂的草
儿，被灿烂的阳光唤醒。地气究竟是什么
呢？地气就是大地的活力。对一个虚空
事物进行描述时，在汉语言精妙绝伦的库
存里，我的表达总是词不达意。

南迁的燕子还没有归来的迹象，被残
雪覆盖着的大地便被回潮般的湿润点缀
着。这种湿润不是凭借目光触及，而是靠
敏锐的心灵去察觉。当你无意间碰断一
根瘦硬的树枝时，停留片刻，断截面里会
渗出一颗晶亮的水珠，水珠就是地气预先
抵达村庄的足迹。

离村庄远了，离大地远了，离地气远
了。蜷缩在都市里，行走时把脚步交给柏
油路，睡眠时把身体交给钢筋混凝土。我
偏居的地方很结实也很洁净：除了定期清
除的垃圾，什么也不生长，包括野草、闲
花、庄稼、藓类，包括空间、幻想和诗意。
陪伴我的，除了一日三餐粗茶淡饭，就是
堆积在我周围的书山了。钢筋混凝土保
护人们的同时也在塑造着人们的思想，我
们沾染着泥土芬芳的心肠和太阳肤色的
脸便嬗变为钢筋的心肠和水泥的脸。

年深日久，我感觉生命中的地气越来
越少了。

在村庄里，赤脚走在黄土地上的孩子
是无比幸福的。我觉得人类来源于黄土
地又归属于黄土地比较合乎正常规律，否
则就与先哲们的初衷背道而驰了。泥土
带给孩子的欢愉比任何糖果都更立竿见
影。只要把哭闹的孩子放在沙土窝里，双
脚与泥土一接触，他们就立刻停止哭闹，
神情激动兴奋，羔羊般蹦跳、撒欢，或是索
性一屁股赖在地上，双手捧起沙土，看沙
土从手指缝隙间缓缓流泻。沙土通过阳
光的照射，映现出一段狗尾巴般的袖珍彩
虹。用不了多久，在飞扬的沙土上玩得忘
乎所以的孩子被渲染得灰头土脸，成了一
小泥猴儿。母亲说，只有双脚与大地接
触，地气与身体才有了对接。

在田间劳作的乡亲，几乎没有患脚气
病的。他们整天赤着脚劳作：浇地、割草、
挑担，脚踩黑泥土，手抓有机肥。四肢整
天与泥土接触，地气便与身体贯通。我知
道，乡下的猫狗有很顽强的生命力，常说
猫有 10 条命，狗有 9 条命，我觉得这些都
归功于常接触地气。

小时候，我对地气有切身的体验，至
今念念不忘。每逢暮春时节，跟着母亲去
正南麦田里薅草，那时油菜花开得正艳。
劳作荷锄回家，夕阳把碎金洒在蜿蜒的土
路上。我常常尾随在母亲的身后赤足而
行，脚下松软的泥土和草茎对脚板的轻巧
撩拨，使我忍不住笑出声来。行走中，我
感觉雾状的地气在悄然升腾，流乳般挂在
钻天杨的树梢间。南来的溜河风，夹杂着
水汽，把雾霭轻轻拂动。这时整个一片田
野静下来，凝神间，我似乎听见了地气升
起的声音。这时，我的身心体味到了一种
前所未有的舒泰感，洋溢着一种不可言喻
的感觉。脚步随着田埂延伸，泥土干湿、

软硬程度的不同，传递给心弦一阵阵细微
的悸动。

这是地气传递给我的最直接的触觉，
这种感觉如稀薄的空气却又倏然消失，是
指尖无法触及的东西。春天、油菜花开、
赤脚、田埂……从地心传来的神秘乐音，
如同施特劳斯的圆舞曲似有若无。多年
以后，依然逗留在黄河岸畔的村落里的地
气，成为我杯影流年中的一部分。

又一个春天来了，地气开始松动了。

河 风

人和树不一样，一棵树站在大地上站
立几十年上百年是件稀松平常的事，人就
不行，在板凳上坐一上午就感觉下半身麻
木，局部供血不足，想挪挪窝换个环境，透
透新鲜空气。家庭条件不一样，交通工具
就不一样，有马车的乘坐马车，有牛车的
坐着牛车，没马车也没牛车的就使唤自己
的光脚板。

刚记事时，我就厌倦了驴踢狗咬、鸡
飞狗跳的乡村，走烦了雨天泥泞、晴天扬
尘的土路，耳朵也听累了歪腔斜调的乡
音。说实话，我从来没离开过北李村，出
得最远的一趟门，就是跟随父亲去 5里外
的集市上粜粮食。坐着马车去的，出了村
上了路，路边的杨树、庄稼，我都感觉很稀
罕，眼珠转来转去不够用。回来的路上眼
皮都没睁，是睡着后被马车拉回来的。

我痛下离别村庄的心思后，没再向任
何人透露，我怕有个平时用盘子吃饭嘴浅
的家伙坏了我的大事。离开村庄时，我没
向血脉相连的家人告别，包括疼爱自己的
祖母。我唯一做的就是把关于村庄的诗
歌记忆扔给一场溜河风。那场溜河风从
堤南的河滩出发，途经千里的沃野，与海
拔 30米的黄河大堤进行了一次温馨四溢
的拥抱后，才伴随着黑暗中的一个趔趄扑
进村庄的怀抱。

我被村外树林里猫头鹰的叫声给
惊醒了，抬身望望窗外，月白色的曙光
还没印在窗棂上。隔壁，我的父母兄弟
姐妹睡意正浓，有的打着响鼾，有的呼哧
着喘气，有的磨着牙，有的发着癔症。村
里村外一片静寂，连平时多嘴的土狗都
乖乖地合拢了嘴巴。只有打更的憨东擎
着手电筒晃来晃去，像是急于寻找一件
很重要的东西。

我朝着相反的方向迂回，试图绕开憨
东。憨东的倔强在北李村是出了名的，年
轻看青时，就把偷庄稼的贼追得发疯，不
抓到贼誓不罢休。江山易改本性难移，一
晃过去了好多年，憨东的臭脾气非但没
改，反而越来越严重。我背井离乡的心思
倘若被他察觉，他非把我遣返回家不可，
或把我留下来陪他说话。好话说一簸箩
都没用，这人认死理，他会让我公鸡司晨
时再出村。他会无奈地耸耸肩膀，冠冕堂
皇地说，夜里突然少一个人，村长追究起
来，他没法交代。

离开村庄的前些日子，我毁掉了曾经
生活过的一些证据。我把费了吃奶的劲
修葺的毛渠给毁掉了，把好好的干渠捅了
几个马蜂窝般大小不一的口子，等干渠开
春引水派上用场时，保准开口子。把在烈
日下锄掉的抓拉秧重新栽种到田里，庄稼
占野草的巢，让野草重返家园是天经地义
的事。

我就想干干净净地走，绝不回头，也
绝不拖泥带水，让擦拭不净的证据来出卖
我生活过的以往。

我用这种很坚决的方式与北李村告
别，等母亲在天亮中醒来突然发现我失踪
了，顶多会用辛酸的眼泪来抱怨我的不
孝。等泪水被风吹干后，也就自然而然地
把我忘得干干净净。所以，为了行踪更隐
秘，我选择在溜河风很紧的某个夜晚悄然
离开。即使不小心踢翻了路边的一块半
砖头，打鼾的村民也就顶多把交响乐般的
鼾声止住几秒，翻几个身，顶多嘴里嘟嘟
囔囔地埋怨几声，怪毛手毛脚的狗碰到不
该碰的东西。

我在溜河风的裹挟下走啊走，停啊停；
溜河风走的时候我走，溜河风停的时候我
停。涉过一条又一条河流，越过一块又一
块麦田，穿过一座又一座村庄。在中途，我
常常被一些无法逾越的障碍物绊倒或堵住
去路，无意中惊扰了一村庄土狗的美梦。
高一声低一声的狗吠打断了一些村民的
梦，也因此改变了一些村民以后的生活。

我的脚步声消失后的很多年，每逢溜
河风呼啸而至的夜晚，村庄里睡梦浅的一
些上了年岁的老人仍能听见一个外乡人，
深一脚浅一脚跌跌撞撞地穿过他们的村
庄，让村庄里早该发生的一些事情，迟迟
都没有发生。

打开的院门 （外四篇）

□ 李兆庆

李兆庆 中国煤矿作家协会会员、
北京作家协会会员。有《成吉思汗》

《忽必烈》《拖雷家族》《大唐玄奘》《路
遥传》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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